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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e a t u r e

上
個
世
紀
六
十
年
代
，
小
學
畢
業
後
淪
為
童
工
，

在
尖
沙
咀
一
家
雲
吞
麵
店
送
外
賣
。
那
家
﹁
好
好
﹂

雲
吞
麵
店
真
的
十
分
﹁
好
好
﹂，
店
舖
雖
小
，
卻
客

似
雲
來
，
更
有
不
少
外
籍
遊
客
聞
名
而
光
顧
。

話
說
有
一
夕
，
有
一
㟜
外
客
，
三
條
洋
漢
用
刀
叉
匙
羹

吃
麵
，
這
已
司
空
見
慣
了
。
其
中
一
漢
忽
然
高
聲
要
冰

水
。
當
年
也
，
還
沒
有
瓶
裝
蒸
餾
水
，
店
中
亦
無
﹁
冰

水
﹂。
侍
應
介
紹
可
口
可
樂
，
洋
漢
耍
手
擰
頭
，
堅
要
冰

水
。
侍
應
沒
法
，
竟
走
到
廚
房
，
拿
了
一
個
空
杯
，
走
進

廁
所
。
那
廁
所
，
僅
可
一
人
站
立
，
污
穢
不
堪
，
臭
味
難

聞
。
只
見
侍
應
斟
了
杯
水
喉
水
，
卻
無
冰
。
洋
漢
不
知
究

竟
，
就
此
骨
碌
骨
碌
灌
進
胃
裡
，
結
果
如
何
，
卻
不
得
而

知
了
。

當
年
的
雲
吞
麵
店
和
一
些
茶
餐
廳
一
樣
，
廚
房
滑
溜

溜
，
衛
生
設
備
十
分
差
。
我
常
想
，
如
果
那
些
昂
藏
洋
大

漢
要
如
廁
，
廁
所
肯
定
進
不
了
。
如
果
能
﹁
縮
﹂
了
進

去
，
吃
的
雲
吞
也
會
一
粒
一
粒
吐
了
出
來
。

日
昨
閱
邱
立
本
︽
舌
頭
的
記
憶
︾︵
台
北
：
二
魚
文

化
，
二
○
一
一
年
七
月
︶，
其
中
有
一
段
描
述
昔
日
茶
餐

廳
的
，
十
分
傳
神
：

﹁
旺
角
的
茶
餐
廳
擠
滿
了
人
，
空
氣
中
彌
漫
㠥
香
煙
的

氣
味
，
但
在
靠
近
廁
所
與
廚
房
的
座
位
，
卻
嗅
到
一
股
怪

味
，
一
股
混
合
廁
所
異
味
與
乾
炒
牛
河
及
奶
茶
的
特
殊
味

道
。
﹂

看
了
這
段
文
字
，
立
時
勾
起
我
童
年
時
雲
吞
麵
店
的
回

憶
。
當
再
看
下
去
：

﹁
如
果
你
要
上
廁
所
，
走
進
那
條
濕
濕
黏
黏
的
走
廊
，

進
入
那
個
難
以
轉
身
的
男
廁
︵
門
口
的
標
誌
也
許
是
漆
㠥

一
根
煙
斗
︶，
發
現
奇
臭
無
比
，
正
要
拉
開
褲
鍊
小
便

時
，
側
頭
一
望
，
赫
然
看
見
旁
邊
的
馬
桶
邊
有
一
堆
糞

便
，
很
飽
滿
的
、
刺
眼
的
在
那
邊
。
你
一
時
受
不
了
，
強

忍
㠥
呼
吸
，
想
要
按
掣
把
糞
便
沖
走
，
卻
又
發
現
沖
水
系

統
早
就
壞
了
，
於
是
只
好
匆
匆
了
事
，
匆
匆
地
衝
出

來
。
﹂

不
惜
做
文
抄
公
，
抄
了
這
段
，
因
為
描
繪
得
太
傳
神

了
。
邱
立
本
封
之
為
﹁
香
港
茶
餐
廳
廁
所
的
典
型
場

景
﹂，
確
是
對
極
了
。
本
人
對
此
﹁
場
景
﹂
已
是
經
歷
無

數
，
有
些
還
放
置
一
個
莫
名
其
妙
的
小
簍
，
裡
面
盡
是
大

解
完
後
的
抹
紙
，
觸
目
驚
心
。

近
年
，
兩
岸
三
地
流
行
出
版
有
關
食
的
書
，
上
至
大
學

教
習
，
下
至
寫
稿
佬

，
無
不
塗
之
而
後
快
，
無
他
，
銷

得
也
；
民
以
食
為
天
嘛
。
對
我
這
等
囫
圇
吞
棗
，
食
只
是

為
了
填
飽
肚
子
的
人
來
說
，
那
些
所
謂
﹁
盛
宴
﹂、
﹁
營

養
餐
﹂、
﹁
私
房
菜
﹂，
簡
直
是
﹁
對
牛
彈
琴
﹂，
無
動
於

衷
。邱

立
本
這
部
書
卻
獨
樹
一
幟
，
他
談
的
吃
，
是
普
通
的

吃
，
是
﹁
下
里
巴
人
﹂
的
吃
，
是
﹁
市
井
﹂
的
吃
，
在

﹁
吃
﹂
中
，
勾
出
了
遠
年
的
記
憶
，
寫
出
香
港
道
地
的

吃
。
對
我
這
過
來
人
說
，
更
添
起
陣
陣
的
回
憶
。
香
港
的

文
化
就
在
這
種
﹁
吃
﹂
中
滋
養
。
薛
興
國
為
他
所
寫
的

序
，
形
容
為
：
﹁
既
苦
澀
又
得
意
的
甜
蜜
﹂，
真
是
一
語

道
破
。

這
書
除
了
﹁
吃
一
口
香
港
﹂
外
，
還
有
﹁
吃
一
口
台

灣
﹂、
﹁
吃
一
口
神
州
大
地
﹂、
﹁
吃
一
口
東
南
亞
﹂、

﹁
吃
一
口
全
球
化
﹂
等
輯
，
都
是
從
﹁
市
井
﹂
出
發
，
讀

來
親
切
得
很
。

杭
州
頗
多
奇
特
的
菜
館
，
吃
過
了
﹁
龍

井
草
堂
﹂
的
﹁
遺
園
﹂
私
家
菜
之
後
，
又

到
過
一
家
﹁
安
曼
法
雲
﹂
︵A

M
A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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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蒸
菜
館
吃
晚
飯
。
這
個
菜
館

的
名
字
，
有
點
﹁
中
東
﹂
的
味
道
，
也
許
便
是

吃
回
族
菜
吧
。
原
來
又
不
是
。
這
是
一
家
﹁
水

療
中
心
﹂，
設
有
理
療
館
、
精
研
館
、
足
療
室
、

水
療
室
，
還
是
一
家
賓
館
。
大
約
有
五
十
個
房

間
，
裡
頭
有
西
餐
館
和
齋
菜
館
，
看
來
不
像
是

回
教
的
。
如
果
是
回
教
食
品
，
實
在
不
敢
恭

維
。
幾
年
前
旅
行
伊
朗
，
每
餐
都
是
羊
肉
，
不

是
羊
肉
串
便
是
大
塊
的
羊
肉
，
吃
一
個
星
期
，

不
吃
膩
才
怪
。
早
年
到
訪
新
疆
，
因
為
是
官
式

訪
問
，
當
領
隊
的
更
要
被
勸
吃
羊
頭
什
麼
的
，

更
是
吃
不
消
。

所
以
聽
說
要
到
一
家
有
回
教
名
字
的
餐
館
，

我
心
裡
就
嘀
咕
，
跑
得
那
麼
遠
，
到
了
﹁
雲
深

不
知
處
﹂
的
地
方
，
吃
一
頓
又
是
回
教
的
羊

肉
，
太
不
值
了
。

但
客
隨
主
便
，
不
好
反
對
。
而
且
小
汽
車
到

了
這
條
叫
法
雲
弄
的
小
道
，
還
要
下
車
跑
近
一

公
里
路
，
越
過
﹁
蘭
軒
食
坊
﹂，
到
達
﹁
法
雲

舍
﹂，
才
到
了
一
個
叫
﹁
蒸
菜
館
﹂
的
食
肆
。

蒸
菜
館
，
顧
名
思
義
，
就
是
蒸
出
來
的
，
吃

的
都
是
點
心
，
如
小
籠
包
、
菜
包
、
雲
吞
之

類
。
味
道
不
錯
，
價
錢
也
不
貴
，
但
以
如
此
跋

涉
到
達
﹁
深
山
野
林
﹂
之
處
，
吃
一
頓
點
心
便

飯
，
似
乎
不
值
。

倒
是
翌
日
到
市
區
的
一
家
叫
﹁
味
莊
﹂
的
店
子

吃
蘇
杭
式
家
常
菜
，
菜
式
不
錯
，
價
錢
便
宜
。
小

菜
叫
了
一
大
堆
，
六
個
人
只
花
四
百
二
。

回
港
前
夕
，
去
杭
州
著
名
的
凱
悅
酒
店
吃
晚

飯
。
此
店
的
招
牌
菜
是
﹁
叫
化
雞
﹂
和
﹁
東
坡

肉
﹂。
一
試
之
下
，
果
然
不
錯
。
叫
化
雞
相
傳
是

叫
化
子
︵
乞
丐
︶
偷
了
人
家
的
雞
，
用
泥
巴
包

住
燒
成
，
但
關
鍵
還
是
雞
的
品
質
。
香
港
的
上

海
菜
名
店
王
家
沙
，
用
香
港
農
場
嘉
美
雞
做
成

的
醉
雞
，
其
實
就
比
這
味
叫
化
雞
為
好
。
但
人

家
既
是
招
牌
菜
，
也
壞
不
到
哪
裡
去
。

還
有
兩
頓
，
便
在
四
季
酒
店
的
餐
廳
吃
，
不

過
不
失
。
至
於
早
餐
，
酒
店
不
包
，
在
酒
店
吃

的
自
助
早
餐
，
菜
式
不
豐
，
也
要
一
百
八
十
二

元
一
客
。

這
樣
，
就
在
杭
州
完
成
了
美
食
之
旅
。

有
云
：
﹁
行
萬
里
路
，
勝
讀
十
年
書
。
﹂

我
既
愛
周
遊
列
國
也
愛
開
卷
有
益
。
人
生

嘛
，
又
何
必
如
此
累
的
呢
？
然
而
，
我
感

累
，
但
卻
很
充
實
，
很
得
意
。

近
周
以
來
，
從
南
飛
到
北
，
每
天
舟
車
跟
隨
全

國
政
協
文
史
學
習
委
員
會
西
部
開
發
生
態
建
設
訪

問
團
，
日
行
千
里
在
內
蒙
古
考
察
，
收
穫
甚
豐
，

堪
稱
是
﹁
生
態
之
旅
﹂﹁
文
化
之
旅
﹂﹁
歷
史
與
文

明
之
旅
﹂。
返
抵
香
港
後
，
又
收
到
香
港
友
好
協
進

會
惠
贈
二
書
，
是
︽
中
國
未
來
五
年—

—

﹁
十
二

五
﹂
規
劃
解
讀
︾
上
、
下
冊
和
︽
中
國
震
撼—

一

個
﹁
文
明
型
國
家
﹂
的
崛
起
︾。
相
信
必
有
助
加
深

對
﹁
十
二
五
﹂
規
劃
的
了
解
，
和
客
觀
地
看
到
當

下
的
中
國
實
際
，
理
解
中
國
崛
起
背
後
的
文
化
內

涵
。
對
今
日
祖
國
的
了
解
從
理
論
上
必
有
得
㠥
。

然
而
，
﹁
百
聞
不
如
一
見
﹂，
我
在
內
蒙
古
自
治
區

從
北
到
南
，
親
眼
所
看
到
的
生
態
文
明
建
設
確
是

大
有
成
績
。
與
數
年
前
我
所
見
過
的
內
蒙
古
有
㠥

翻
天
覆
地
變
化
。

昨
天
在
此
欄
，
我
曾
如
此
形
容
過
我
的
旅
遊
所

見
﹁
千
里
草
原
，
萬
頃
林
海
﹂
親
身
感
性
的
接
觸

真
教
人
流
連
忘
返
。
然
而
，
這
兒
也
是
嚴
重
缺
水

的
地
方
，
曾
憶
及
數
年
前
，
我
隨
一
個
捐
獻
﹁
母

親
水
窖
﹂
訪
問
團
到
過
內
蒙
古
，
當
年
到
那
落
後

貧
困
極
的
鄉
村
，
那
些
鄉
民
，
那
些
孩
子
，
那
深

情
款
款
感
激
的
眼
神
，
那
對
熱
情
雙
手
緊
握
㠥
我

的
動
人
情
景
，
至
今
仍
浮
在
我
腦
海
中
。
而
我
自

愧
其
實
為
他
們
所
出
之
力
卻
是
那
麼
微
薄
。
數
年

後
的
今
天
，
重
訪
內
蒙
古
看
到
的
是
文
明
先
進
生

態
景
區
。
幸
福
指
數
大
升
哩
。
其
實
我
真
想
重
訪

當
年
那
小
村
，
看
看
那
些
鄉
民
是
否
已
有
水
舉

炊
？
生
活
得
怎
樣
？

在
內
蒙
古
參
觀
過
滿
洲
里
的
﹁
國
門
景
區
﹂，
坐

落
在
富
饒
美
麗
的
呼
倫
貝
爾
大
草
原
，
東
依
奧
安

之
脈
，
南
瀕
呼
倫
之
水
，
青
山
綠
水
十
分
迷
人
。

西
臨
蒙
古
國
，
北
接
俄
羅
斯
。
滿
洲
里
是
歷
史
上

亞
歐
交
往
的
口
岸
所
在
地
。
﹁
溫
故
知
新
﹂
別
忘

記
歷
史
呀
！
這
兒
最
令
我
難
忘
的
是
﹁
紅
色
展

廳
﹂，
中
國
共
產
黨
當
年
在
蘇
聯
︵
俄
羅
斯
︶
舉
行

﹁
中
共
六
大
﹂，
形
勢
嚴
峻
，
中
共
代
表
用
各
種
技

巧
從
秘
密
交
通
線
取
道
滿
洲
里
前
往
出
席
﹁
中
共

六
大
﹂，
真
理
之
路
，
共
產
國
際
和
紅
色
後
代
等
展

區
，
豐
富
文
史
資
料
為
我
上
了
一
堂
愛
國
主
義
歷

史
課
。
難
得
的
萬
里
路
十
年
書
經
歷
哩
。

越
過
重
重
行
進
遲
緩
的
人

流
，
終
於
到
達
香
港
書
展
會

場
，
它
的
氣
氛
每
年
都
有
微
細

的
分
別
，
只
有
在
人
流
中
靜
心

下
來
才
會
感
覺
到
。
進
入
書
展
會
場

有
時
是
漫
無
目
的
地
移
動
，
不
必
查

看
地
圖
；
有
時
也
會
有
特
定
的
目

標
，
有
很
想
找
的
書
店
攤
位
，
或
特

定
的
座
談
，
唯
在
後
者
而
言
，
有
意

尋
覓
時
往
往
被
更
多
更
遲
緩
的
人
流

阻
隔
，
你
終
於
去
不
了
應
往
的
地

方
。除

了
特
別
的
書
展
氣
氛
、
座
談
活

動
和
特
別
的
書
店
攤
拉
，
單
純
地
要

買
書
的
話
，
實
在
不
必
前
往
書
展
，

在
大
部
分
攤
位
所
售
賣
的
書
，
都
能

在
市
面
書
店
找
到
，
而
對
大
部
分
市

民
而
言
，
前
往
市
面
書
店
更
方
便
，

無
需
老
遠
走
到
遠
離
日
常
生
活
路
程

的
灣
仔
會
展
中
心
。
事
實
上
在
許
多

書
店
裡
，
同
是
售
賣
一
樣
的
新
暢
銷

書
，
但
顧
客
稀
疏
，
而
在
書
展
中
卻

為
同
一
本
書
排
隊
付
款
，
這
現
象
不

易
理
解
。
也
許
，
為
同
一
本
書
排

隊
、
遲
緩
的
人
流
，
也
是
書
展
氣
氛

的
一
部
分
吧
，
許
多
人
就
是
為
此
而

來
。當

然
本
屆
書
展
的
座
談
活
動
也
實

是
精
彩
，
包
括
有
關
黃
碧
雲
、
董
啟

章
和
西
西
的
座
談
和
不
同
人
主
持
的

讀
書
會
，
其
中
七
月
二
十
一
日
舉
行

的
﹁
賣
書
與
藏
書
的
樂
趣
﹂，
由
小

思
老
師
主
持
，
許
定
銘
和
歐
陽
文
利

主
講
，
是
少
見
的
組
合
，
一
來
小
思

不
常
當
主
持
人
，
二
來
許
定
銘
和
歐

陽
文
利
主
講
的
機
會
更
少
，
他
們
二

人
都
是
從
事
舊
書
買
賣
數
十
年
的
資

深
業
者
，
許
定
銘
本
身
也
是
藏
書
家

和
書
話
作
家
，
所
以
這
講
座
十
分
難

得
，
是
我
下
定
決
心
必
定
要
前
往
的

講
座
，
到
場
者
還
有
黃
俊
東
、
羅

琅
、
許
迪
鏘
等
，
講
座
結
束
前
，
小

思
邀
請
黃
俊
東
上
台
談
了
一
會
，
為

這
講
座
留
下
另
一
段
精
彩
故
事
。

到書展的理由

紅
粉
編
導M

aria

接
到
上
頭
通

知
，
八
月
份
起
實
行
新
制
度
，
拆

散
固
定
小
組
，
重
新
編
隊
。
導

演
、
編
劇
、
攝
影
、
助
手
等
將
按

工
作
需
要
而
靈
活
組
合
，
不
再
是
一
隊

人
專
門
負
責
某
一
類
工
作
了
。

M
aria

和
上
司
力
爭
，
數
說
固
定
小
組

的
各
項
優
點
，
可
惜
，
無
功
而
回
。
上

司
列
舉
兩
大
理
由
：
第
一
，
可
以
打
散

山
頭
割
據
；
第
二
，
每
一
次
新
配
搭
，

保
持
新
鮮
感
覺
，
可
以
擦
出
更
多
火

花
。
把M

aria

所
持
的
眾
多
優
點
都
打
下

去
。沒

錯
，
各
式
機
構
都
忌
諱
山
頭
林

立
，
能
盡
量
打
破
公
司
內
藩
籬
的
話
，

沒
有
領
導
容
忍
自
己
屬
下
分
黨
分
派
。

不
過
，
一
個
固
定
的
工
作
團
隊
，
的

確
有
其
優
勝
之
處
，
特
別
是
創
作
隊

伍
，
講
究
靈
感
創
意
、
講
究
性
格
上
發

生
化
學
作
用
而
擦
出
火
花
，
有
默
契
的

隊
伍
，
必
然
會
比
沒
有
默
契
的
隊
伍

好
。
不
斷
由
新
人
整
編
新
隊
伍
，
僅
是

用
在
磨
合
的
那
段
時
間
，
已
不
符
合
經

濟
效
益
。

我
會
建
議
一
個
折
衷
方
式
，
容
許
有

固
定
工
作
小
組
，
密
切
注
視
他
們
的
工

作
成
績
。
假
如
發
現
全
組
有
﹁
江
郎
才

盡
﹂
跡
象
，
以
舊
配
新
，
一
方
面
，
既

有
的
團
隊
默
契
不
致
完
全
消
失
；
另
一

方
面
，
新
加
入
的
人
員
，
好
比
舊
電
池

充
電
的
新
電
源
，
令
已
疲
態
畢
露
的
小

組
舊
成
員
，
獲
得
新
的
動
力
。

舊電池新動力

雪後初霽，晨曦柔和，我推開窗戶，俯身朝窗下
看去。就在這一瞬間，心頭驀然一驚！窗台下的花
壇裡，一隻棕黃色小動物，一閃身鑽進低矮的冬青
裡，眨眼就不見了。啊，是黃鼠狼！
本為查看積雪的，卻不料邂逅了不速之客，雖只

匆匆一個照面，卻令我不勝驚訝。
說來不免感慨，我與黃鼠狼也是老相識了，可屈

指算來，我們竟有近半個世紀未曾謀面！
我是鄉里人，整個少年時代都在鄉下過。記得那

時幾乎一年四季都可以看到黃鼠狼，非但春夏秋三
季常見其蹤影，甚至隆冬時節也能常看到它，而且
每每是「零距離」接觸。
事情緣於後屋有位村叔。一到冬天，特別是冬至

之後，他每晚都要背起竹製夾剪，拎上關籠之類的
家什，借助夜色掩護，悄悄到野外去下套逮黃鼠
狼。他的行動十分詭秘，誰也不知他跑到哪裡去
了，更不清楚他怎樣挑選下套的地方。他天不亮就
去收「網」，清晨即回，極少打空。鄉下孩子起得
早，他回到家裡時，我們也都起床了。這個時候，

往往就是我們精神會餐的時候。我們抑制不住興
奮，跑到他家門口，饒有興趣地圍觀他放在地上的
武器和那些倒霉蛋，心中讚嘆不已。作為獵物的黃
鼠狼，不是被夾剪夾住，就是被關籠關住。被夾住
的多半已奄奄一息，而被關住的則惶恐不安，在籠
子裡躥來躥去，一刻也不停。身上一股子臊氣，十
分熏人⋯⋯最後的結局不言而喻。黃鼠狼的皮被剝
下後，用篾片繃起來，掛在房簷下風乾，然後賣到
「土產公司」去。

黃鼠狼伏誅，自然是大快人心了。
首先是社會輿論對它很不利。「黃鼠狼給雞拜年」

的名言代代相傳，歷史性「肉告示」貼滿天下，雖未
必是「總要先造成輿論」的鬥爭策略，但令其聲名狼
藉，成為眾矢之的，且永世不得翻身則是鐵定的。
其次，黃鼠狼自身也確乎惡貫滿盈，罪惡昭彰：

只要聽到房前屋後包括半夜雞籠裡有雞子慘叫，十
之八九必定是它在偷襲，且多半已經得手，無論苦
主行動怎樣敏捷，都無濟於事，都改變不了有雞慘
遭「毒嘴」的結果。雞在鄉下，是窮苦百姓的「信
用社」，油、鹽、火柴、煤油等必不可少的日常用
度，以及頭疼腦熱的開銷，都得指望它。而且，養
雞還具有成本低，風險小，見效快的優勢。你說它
重要不重要？鄉民們，尤其是那些晝夜操勞的家庭
主婦，沒有不「雞圖騰」的。可黃鼠狼這麼一作
怪，誰不咬牙切齒，恨之入骨？
至於它那副尊容，就更不敢恭維了，尖嘴猴腮，

腿短尾長，有誰會對牠產生好感，願意給它亮燈留
燈呢？再有，牠身上那股子狐臊體氣，老遠就能把
人薰暈，即使化作美女，沉魚落雁，傾城傾國，也
叫人噁心！
因此，黃鼠狼之落網，之死，是罪有應得，沒有

人會同情的，而村叔之舉，當然是為民除害了。
然而，也並非全是開心。因為，黃鼠狼還有另外

一個稱謂——黃大仙。村上一位小腳老太告訴我，

屋裡要是有「黃大仙」出沒，一定得當心，千萬不
能得罪它，尤其生意人家，不要說捉拿打殺了，就
是言語上也斷不可稍有冒犯！比較明智的辦法是趕
緊燒香上供，請牠老人家慈悲為懷，高抬貴手⋯⋯
原來，「黃大仙」是財神！財神生氣，後果當然很
嚴重，輕者幸福指數上不去，重的就不好說了，沒
準哪天一場天火叫你傾家蕩產，家破人亡！這是常
識，婦孺皆知，沒什麼深奧的。舊時很多商賈人家
悄悄供㠥牠就是這道理。因此在當看客，圍觀「大
仙」領死受剮時，心中就難免打鼓：要是別的「大
仙」看到我們在這裡幸災樂禍或者麻木不仁，萬一
怪罪下來怎麼搞？
這種交織㠥既興奮又忐忑的矛盾心理，伴隨㠥我

度過了艱難、懵懂也不乏快樂的少年時代。
後來，「轉非」進城之後就再也沒見到過黃鼠狼

了，即使偶爾回到故鄉，甚至包括當年到山區插隊
當「知青」，也再沒有見到過。
其實，這也沒什麼可奇怪的。房前屋後的林地都

被「以糧為綱」開墾了，沒有了荊棘屏障，「大仙」
們失去了藏身之所，誰還敢前來游而擊之？其次，
它的皮毛值錢，數十年來被農民當作「副業」大量
獵殺，它那香火有沒有斷掉都是問號。據媒體披
露，文房四寶之一的毛筆，真正意義上的「狼毫」
幾近絕跡便是佐證。而我們那位村叔也早已金盆洗
手，原因是「冇得捉的了」。第三，農藥的濫用，
尤其不法之徒使用氰化物等劇毒農藥四處行竊，使
其生存環境日益險惡，一不留神就碰上滅頂之災。
地盤縮小，大肆捕殺，食物短缺，食品安全，使它們
走上了窮途末路。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在人類風刀霜
劍的步步進逼之下，牠們正瀕臨滅絕了！因此，我
縱有上窮碧落下黃泉的本事，也未必能覓到它。
當然也有可奇怪的。比如，黃鼠狼何以叫做「黃

大仙」，究竟有沒有功勞，有沒有苦勞，是朋友還
是敵人，是延安還是西安？這些個很大甚至很首要
的問題，在當年那樣一個特殊時代竟會無人問津。
這就很有一點可悲了，而最直接的後果便是鼠害

橫行。
我回到故鄉，夜晚卻無法入睡，不僅可以聽到老

鼠在樓板房樑上尋歡作樂，甚至可以領教它們在床
頭間、被子上肆無忌憚地躥來躥去。也難怪啊，人

家就這麼點追求，吃飽了，喝足了，人丁又格外興
旺，不可勁兒撒歡，還貪圖個啥呢？這是我少年時代
不曾遇到過的。直到這時我才恍然大悟，吃老鼠的
「黃大仙」半夜入宅，未必是衝㠥我家雞子來的啊！

至於莊稼就更不要說了，從種子撒在地裡開始，
一直到收割、歸倉之後，老鼠們是一路大搖大擺吃
過來，直到越冬，過上一個豐衣足食的大肥年。如
此週而復始，以致無窮。
而草原牧區比產糧區更慘，因為少了黃鼠狼，草

原上的鼠害十分猖獗，草根被咬斷，牧草就活活餓
死，草原沙漠化迅速蔓延，那份蒼涼觸目驚心。我
曾寫過一篇題為《草原悲聲：春天在哪裡？》的小
文，言及連年鼠患，有些草原根本就看不到春天
了，哪裡還能放什麼牧！
歲月悄然流逝，世事不覺寫滿滄桑，有時驀然回

首，你都會大吃一驚：怎麼會是這樣啊？其中，黃
鼠狼便是典型一例。明明存在「首要問題」，必須
先弄清楚再說，卻偏偏沒人感興趣；明明功大於
過，卻偏偏視而不見，錯把朋友當害除，以致後果
嚴重，悔之晚矣！俗話說，吃一塹長一智，我們什
麼時候才不犯這麼糊塗的錯誤呢？
至於那一眨眼就了無蹤影的朋友，你是什麼時

候，怎樣來到這裡的呢？你是居無定所的「盲
流」，還是城鎮化大潮中洗腳上樓的「農轉非」？
是世代土著，還是跳了龍門的「臊二代」，「臊三
代」？這個地方人稱水泥叢林，雖說廣宇連天，用
牛奶洗澡的大有人在，人皮碩鼠更不是一個兩個，
可「梁園雖好，非久留之地」，它哪是你「黃大仙」
能呆的地方啊！

吃一口回憶

蒸菜．味莊．叫化雞

黃仲鳴

客聚

現
在
的
大
學
生
，
恐
怕
沒
多
少
人
貼
過
海
報
。
但
八
十

年
代
的
學
生
活
動
搞
手
，
又
恐
怕
沒
幾
個
會
未
貼
過
海

報
。現

在
坊
間
的
海
報
，
其
實
已
變
了
巨
型
掛
畫
，
像
海
底

隧
道
入
口
的
大
幅
廣
告
，
伊
利
莎
伯
大
廈
的
巨
型
外
牆
廣
告
，

地
鐵
站
的
連
幅
燈
箱
海
報
等
，
都
是
龐
然
大
物
，
起
碼
是
不
能

拿
在
手
裡
的
，
跟
我
們
讀
書
時
貼
的
海
報
，
是
兩
碼
子
事
。

為
甚
麼
那
時
要
貼
海
報
呢
？
因
為
要
宣
傳
文
藝
活
動
，
又
沒

錢
做
商
業
廣
告
，
而
且
大
學
生
有
的
是
時
間
和
精
力
，
也
可
趁

晚
上
貼
海
報
的
幾
小
時
，
幾
個
人
邊
貼
邊
談
，
非
常
符
合
八
十

年
代
年
青
人
的
情
懷
。
還
有
很
重
要
的
，
是
那
時
市
區
仍
有
很

多
大
廈
的
牆
，
或
者
地
盤
圍
板
，
容
許
貼
海
報
街
招
，
而
且
有

人
會
看
，
不
像
現
在
，
到
處
都
是
滑
滑
溜
的
雲
石
，
而
且
人
人

埋
頭
玩iPhone

，
路
邊
貼
了
甚
麼
根
本
沒
興
趣
。

一
個
典
型
貼
海
報
的
晚
上
，
通
常
是
事
先
分
配
好
路
線
：
港

大
同
學
負
責
香
港
島
，
有
幾
個
會
貼
中
上
環
和
半
山
，
幾
個
負

責
灣
仔
銅
鑼
灣
。
如
果
在
學
生
會
出
發
，
就
在
學
生
會
煮
漿

糊
，
用
個
膠
桶
乘
㠥
，
挽
住
下
山
貼
去
。
有
時
也
會
在
住
附
近

的
同
學
家
裡
、
或
者
在
西
環
一
帶
的
迷
你
舍
堂
︵
即
幾
個
同
學
合

租
的
房
子
︶
煮
漿
糊
，
然
後
出
發
。

那
時
的
海
報
，
最
大
不
會
大
過
A2
，
一
人
可
以
拿
一
卷
。
有

時
為
了
省
錢
，
也
試
過
印
A3

的
，
貼
出
來
自
然
沒
那
麼
搶
眼
。

最
高
興
是
貼
地
盤
圍
板
，
因
為
下
面
已
有
人
貼
了
其
他
海
報
，

紙
質
地
塗
漿
糊
最
好
，
黏
得
最
牢
，
壞
處
是
很
快
會
給
其
他
海

報
蓋
過
。
雖
是
這
樣
，
我
們
也
照
貼
，
因
為
起
碼
可
以
曝
光
一

兩
天
。
我
們
又
自
詡
正
氣
，
專
挑
一
些
色
情
電
影
的
海
報
來
墊

底
，
好
像
為
社
會
除
了
害
般
沾
沾
自
喜
。
如
果
是
星
期
六
，
還

可
以
貼
銀
行
門
口
，

要
到
星
期
一
銀
行
開
門
才
給
撕
掉
，
很
划

算
。
貼
海
報
掃
漿
糊
常
要
彎
腰
，
動
作
很
大
，
挺
辛
苦
的
。
有

次
一
個
男
同
學
就
貼
得
太
落
力
，
扯
裂
了
褲
子
！

貼
完
海
報
，
通
常
已
是
深
夜
。
我
們
會
挽
㠥
空
桶
，
去
水
街

宵
夜
﹁
打
冷
﹂，
然
後
一
點
多
回
舍
堂
，
開
始
做
功
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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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速之客「黃大仙」

蘇狄嘉

天空

思 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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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淑賢

乾坤

■邱立本「吃」出了淡淡的大眾

文化、集體記憶。 作者提供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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